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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人 的 生 活 指 南

记者：您最近在忙什么？

钮骠：我这半生参加了很多工具书的编撰，

《京剧选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

昆曲艺术》《中国戏曲志·北京卷》等，其中担任全

书编委和下卷主编的三卷本《中国京剧史》的出

版，获了一些奖。我是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原来是

《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京剧百

科全书》之后又参加《中国昆曲百科全书》编撰，现

在已经杀青了。应北京出版社的邀请，我主编了

《中国京剧版画》（1959 年版画收藏家王树村先生

编选结集，戏曲史家陶君起先生撰写剧目导读），

这本书出版六十多年，早已绝版，现在我在收藏的

原版基础上影印，重新作注释、校证，含传统剧目

100出，应该是研究京剧发展历史很有价值的参考

资料。另外北京出版社还即将出版《场上案头一

小子——当代伶工钮骠采访记》。我的个人专著

《笔耕录》也有了点眉目。

记者：您在舞台上塑造许多生动有趣的人物

形象，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戏曲学术研究成果，能

谈谈对您影响比较多的人有哪些？

钮骠：周贻白先生是我的开蒙老师，欧阳予倩

先生把他从香港请回来，组建戏曲史研究队伍，落

脚在中央戏剧学院，我们中国戏曲学校的戏曲史

课也是请周先生上的，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

戏曲史笔记。

1957年，任中国戏曲学校副校长的史若虚先

生把我派到萧长华先生身边当专职助教，让我“有

闻必录”，我记录整理了萧长华先生的艺术经验，

还有和徐兰沅、姜妙香、载涛、尚小云等前辈之间

的谈戏说艺等内容。萧老管我叫“书童”，白天工

作在一起，晚上经常在一个炕上睡。用北京话说，

就是“长”在他家里。后来整理出版了《萧长华演

出剧本选集》和《萧长华戏曲谈丛》——这里头也

有故事。“文革”期间破“四旧”，我当年的记录本被

当作“封资修”归到垃圾里处理。正好曹慕髡先生

和我大哥钮隽被派去处理“垃圾”，发现了我的一

大摞记录本，一翻，有萧老的、周扬的讲话内容，就

冒风险拿出来了。

记者：您和吴小如先生过从甚密，是否在读

书方面也经常切磋？

钮骠：我大哥和欧阳中石都在北京大学

读书，都上吴小如先生的课。吴组湘先

生说，吴小如先生的课上座率高，戏曲

知识和文学知识都融汇在一起。从

上世纪50年代末起，我就在红旗夜

大学从吴小如先生学习古典文

学，后来又去他家里上课，吴先

生单独给我吃“小灶”。这种师

生关系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我八十多岁的时候，学术上一

有问题还会让学生陪着到吴

先生家里请教。

记者：2000 年您获得“北

京市第二届家庭读书藏书状

元户”，您的人生不同阶段的

阅读各有什么特点？

钮骠：我在文化生活上有三个爱好：读书、京

剧、曲艺。小的时候我就爱逛书店，经常星期天去

逛书店，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店，到一个地方看见

书店我就想去。买书，也买工艺品做书签。我从

小到老都是书痴，是书迷，工资不高，有点稿费就

买书，现在有四万多册书，有自己买的，也有朋友

送的，吴小如先生、周贻白先生、翁偶虹先生都有

赠书。

早年书也便宜，1956年我去浙江昆剧团“留

学”，受到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等前辈的亲自教

导，回北京就到书店买书，戏曲的、文学的、历史

的，大书小书……当时出的几乎所有戏曲剧本的

单行本我这儿都有，大概有几百本。

后来经济上富裕了，一买就一整套，中华书局

出的全套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

108卷，定价39800元，吴小如先生和中华书局打

招呼，说自己要买这套书，能不能打个折，他自己

没法取，让学生钮骠来取——实际上是帮我买书。

记者：那您是不是也有不少和书的故事？

钮骠：前些年到慧忠里第五大道的新华书店

买了一摞书，走到门口时看样子要下雨，想打车，

根本打不到车，我就坐公交车回来了。下车时雨

下大了，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我抱着书穿过广场

回家，走到半截摔一跟头，伞也丢了，我从地上爬

起来抱着书跑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回家才发现眼

镜也没了。但意外的是，书居然一点儿没湿。

记者：这么多书，您有什么读书习惯？

钮骠：我要求我的学生“五多”：多读书、多看

戏、多动笔、多问学、多思考。看书一定拿笔，要写

笔记，不然白看。我到现在九十多了，看书还做剪

报、做笔记，天天如此。吴玉如先生（吴小如先生

父亲）教书要求背，他的学生全得背下来。

记者：那您对自己、对学生有什么要求？

钮骠：我是当编辑出身，爱“择（音摘）毛”，不

是我爱挑错，我编的书里不允许有“臭虫”，不放松

一个错字。京剧是国粹，不能这么留给后人。我

做不成、也不想做板着脸说教的大理论家，只习

惯做点实际的工作；我要求自己的研究生能够

做到场上与案头融为一体，场上人（戏曲演员出

身）要能演能教能写能论，案头人（文科专业出

身）要有舞台艺术知识，这样才能避免说外行

话。有些我们的理论纸上谈兵，说不到痛处，说

不到该说的地方，甚至有的人研究戏曲，连后台

都不去。我在后台演了几十年戏，写东西也写

了一辈子，作为一个合格的戏曲教师，应该是导

演和教戏融为一体，既是教师又是导演，王瑶

卿、萧长华、王连平等前辈都是如此，要做到使

学生学完戏以后懂得自己应当怎样创造角色，

就不用再找导演了。

2000年，中央戏剧学院纪念戏剧史家周贻白

先生100周年诞辰，黄宗江先生在纪念座谈会上

说周先生是“场上案头一大家”，我的老师周贻白

先生是“场上案头一大家”，我这辈子不求别的，

希望将来有人说我是“场上案头一小子”，也就心

满意足了。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有没有一读再读

的书？

钮骠：我睡前不卧床看书，我看书都是坐

着看，因为要记笔记。文学史的书都放在案头

的，戏剧史之类的书，我会一读再读。现在我

除了看书就是看报。看见《北京晚报》刊登的

书市活动，真想去，现在走路吃力了。以前北

京书市我几乎每次都去淘书。

据《中华读书报》

钮骠，1933 年出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曲学院原副院长。

钮骠编书不允许有钮骠编书不允许有““臭虫臭虫””


